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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悲歌与荒野坚守

——电影《可可西里》的生态叙事与人文关怀

宋梦玲

西藏大学 西藏 拉萨 850000

【摘 要】：陆川执导的《可可西里》是源自真实事件的电影，巡山队员们身处可可西里的酷寒绝境，以生命、以信仰阻挡盗猎

者的枪口，守护濒死的藏羚羊。影片突破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固定模式，通过真实而粗粝的镜头，将可可西里这片土地上的悲情故

事搬上了大屏幕。本文将从“生态叙事的建构”“人文精神的彰显”“纪实美学的表达“三方面剖析这部影片的分量。《可可西

里》讲述的不仅是守护藏羚羊，更是人与自然的拉锯以及人性在利益中的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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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85年前的可可西里，藏羚羊是这片荒原的主人，百万之

众的它们角尖顶风、蹄印遍布戈壁，伴随欧美市场的“羊绒热”

兴起，大量盗猎分子蜂拥至此，疯狂猎杀藏羚羊，几年间这一

珍贵物种数量就锐减至不到 2万只，生存岌岌可危。1993年一

支由“临时工”组成的武装反盗猎队伍深入可可西里腹地，他

们既没有编制，也没有补给，拿着生锈的枪与装备精良的盗猎

者斡旋。在这期间，两位队长与盗猎分子殊死搏斗，最终将生

命留在了雪地。

《可可西里》植根于这带血的悲剧，将荒野上的悲壮抗争

搬上了大银幕。与其他聚焦环保题材的影片相比，《可可西里》

不再局限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化叙事模式，而是直

面生态保护行动中的残酷无情。影片残酷，荒原之上有冻裂的

手、饿瘪的胃，还有“救不了多少羊却偏要救”的执拗；镜头

冰冷，静默着将巡山队员的挣扎、坚守、牺牲，钉成了看得见

的疼。循着这份痛感，我们得以窥见文明与蛮荒的碰撞、生存

与道义的纠缠，以及每一只藏羚羊与每一位巡山队员之间，那

根紧紧相连的命运之绳。

1 生态叙事的建构：荒野是骨，危机是刺

1.1可可西里：既是家园，亦是战场

可可西里并非单纯的地理背景，更是核心叙事主体，承载

着多重意蕴。它是故事的心脏，有自然野性的跳动，也暗藏着

人性矛盾之刀。这片土地的壮美与苍凉被开篇的航拍镜头展现

得淋漓尽致：广袤无垠的戈壁滩上，风沙裹挟着碎石呼啸穿行；

连绵的雪山直插云霄，在阳光下折射出刺目的寒光；迁徙的藏

羚羊群踏着细碎蹄声掠过荒原，与天地融为一体，构成一幅原

始而肃穆的生命图景。

从生态视角看，可可西里，这片平均海拔 4600米的高原

如同一个精密的玻璃盒，孕育着完整却又极其脆弱的高原生态

链：藏羚羊与野牦牛是真正的主人，他们藏啃食针茅，踏着冻

土。极寒、极荒芜的环境下，生态链的各环节更加紧密相连，

任一细微的破坏，都可能引发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进

而导致整个生态系统遭受悄然无声的雪崩之灾。

从人文视角看，可可西里既是巡山队的“战场”，又是盗

猎者的“猎场”。风起尘飞时，是巡山队员在与不法分子追逐、

搏斗；残骸遍地，是盗猎者在这片土地留下的罪恶脚印。法律

与秩序在这里等同于消失，只剩下生存本能与人性贪婪疯狂滋

长。此外，电影更将自然环境的残酷描述到极致：队员们在零

下几十度的严寒中蜷缩于单薄帐篷，冻得牙关打颤；在缺氧的

高原上追击盗猎者，每一步奔跑都伴随着急促的喘息；在沼泽

与流沙中艰难跋涉，稍一疏忽便可能万劫不复。自然是巡山队

的“盟友”，用酷寒阻挡盗猎者；自然又随时扮演着他们的“敌

人”，一阵风、一捧沙就可能夺走生命。这充满张力与矛盾的

设定打破了“自然是人类温情家园”的单一说法，深刻展现出

生态系统的复杂本质与不可控性，使得这场守护战更具悲壮与

厚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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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危机：不是“恶”的选择，是“生存”的困局

《可可西里》在表现生态危机时不再被说教式控诉所束

缚，而是通过极具冲击力的场景与细腻的细节，使观众真切感

受到藏羚羊面临的生存绝境。影片一开始便直击人心：清冷月

光下，数十只藏羚羊倒在血泊中，盗猎分子面无表情地熟练剥

着绒皮。鲜红的血、惨白的骨与清冷的月、圣洁的雪山形成鲜

明的对比，残酷与神圣的碰撞让人心里一震，久久嘘叹。“此

时无声胜有声”——巡山队清理现场时，只剩下堆积如山的羊

头骨以及阳光下闪着寒光的弹壳。尸横遍地、旷野沉寂，盗猎

者已然远去，但枪声打在巡山队员们心口，贯穿魂灵。

日泰队长那句“一只藏羚羊的绒皮能卖两千块，够一个牧

民活一年”精准戳穿了生态危机背后的利益链条。为获取巨额

经济利益，盗猎分子不惜铤而走险。他们配备有精良的武器与

先进的交通工具，而巡山队只有生锈的枪和破烂的吉普车，这

场生态保卫战无疑是场悲剧。难能可贵的是，盗猎者并未被刻

画为“脸谱化”的反派角色，他们贪婪麻木是真，迫于生计的

无奈也是真——为微薄报酬，被迫带路、运输物资。影片中的

盗猎者并非天生的恶人，而是生存困境下的牺牲品。

这种客观书写，让生态危机的根源更显复杂残酷：“贪婪”

不是悲剧的全貌，人性之欲、生存之苦、地区之穷纠缠成了死

结。影片以克制却有力的表达使观众深刻意识到：生态保护并

非单纯的善恶之争，而是一个涉及利益、生存与道义的复杂问

题。

1.3抗争：不是“胜利”的故事，是“坚守”的史诗

影片的生态叙事以巡山队的抗争为核心。这支巡山队，由

“临时工”与“志愿者”组成，他们既无编制，也无经费，甚

至连基本生存物资都难以保证，仍靠着满腔热血在荒野上与装

备精良的盗猎分子周旋。影片将队员们的牺牲刻画得悲壮万

分：刘栋运送物资时车轮陷进流沙，推车不慎被流沙吞噬，挣

扎着挥动双手，却也只剩下一顶帽子随风晃动；队员们缺吃少

喝只能啃冰块喝雪水充饥，有人饿晕路边，有人脚趾被冻掉；

日泰队长临终前未发一句求饶，反而质问“你们为啥要杀羊”。

巡山队的抗争从无轰轰烈烈的胜利，唯有沉默而沉重的牺

牲。他们一次次深入荒原出击，缴获的绒皮寥寥无几，救回的

藏羚羊屈指可数，而盗猎分子的枪声早已乘着车，在旷野的另

一边轰鸣。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守，既凸显了生态

保护的万般艰难，也让影片的生态叙事不再局限于“保护动物”

的表层，而上升为对人类文明与责任的深刻叩问。正如影片所

言：“可可西里，是天堂，是地狱，还是见证生命与信仰的地

方。”巡山队既守卫着藏羚羊的生命，也捍卫了人类生命的尊

严，依靠坚定的信仰，他们浴血奋战，用生命守护另一物种的

生命，以牺牲唤醒不法分子的良知。

2 人文精神的彰显：人性是疤，也是光

2.1复杂的人性群像：善恶之外，是“活着”的底色

“非典型英雄”的塑造是《可可西里》成功的核心。巡山

队员有血有肉，他们身上既有人性的光辉，也有人性的残缺：

因分酬不均而起争执、在绝境时会产生退意、为求生存“劫掠”

过往商贩的食物与汽油。这些看似“不体面”的细节都是能在

普通人身上找到的表征。巡山队的形象真实可感，他们不是悬

浮着的“英雄符号”，而是在绝境下选择坚守的普通人。

队员刘栋便是“利益与道义”这一矛盾最典型的代表。他

为赚取妹妹医药费而加入巡山队，工作期间，因高原条件艰苦

想逃走，也因酬劳微薄与队友争执。但在与队友并肩作战的过

程中，刘栋逐渐被这份坚守打动：看到藏羚羊惨死会心痛、目

睹队友牺牲会掉泪，最后他主动请求穿过危险区域运送物资，

用生命实现了从“为钱而来”到“为信仰而死”的转变。

影片塑造的盗猎分子并非脸谱化的“反派”。盗猎头目马

占林不是天生的坏人，他的那句“我也是没办法，我要吃饭”

述尽了生存的无奈。射杀日泰之后，看着日泰尸体突然蹲地而

哭，面对“同类相残”，马占林的“哭”是人类本能的恐惧。

影片塑造的巡山队员们不是十全十美的好人，盗猎者也不是彻

头彻尾的坏人。生存压力下人性善恶并非非黑即白，善恶边界

常常难以分辨。

2.2文明与蛮荒的冲突：不是“进步”的胜利，是“平衡”的

缺失

巡山队员与盗猎分子对抗的本质是两种对立“现代性”的

交锋，亦是现代文明与原始蛮荒的碰撞。盗猎分子代表“依靠

技术掠夺自然”的现代性：他们凭借现代摩托、半自动步枪等

装备对可可西里原始生态进行毁灭式掠夺，并借助现代贸易网

络将绒皮卖到海外。这既是对自然的践踏，也是对人类文明的

背叛。

巡山队秉持着“朴素的文明意识”，他们驾的是破旧吉普、

拿的是老式步枪，以最原始的方式与盗猎者斡旋。即便武器装

备粗劣，时常陷入寒冷缺氧的困境，他们仍凭着坚定的信仰，

用生命保护生态平衡、捍卫生命尊严。记者尕玉既是现代文明

的旁观者与记录者，也是当下认知转变的一个缩影。为赚取稿

费来到可可西里，他也曾质疑巡山队的行动。但在与队员们的

朝夕相处中、亲眼目睹藏羚羊的悲惨境遇和队员的牺牲后，尕

玉被这份坚守深深触动。尕玉态度的转变，正是现代文明对荒

野守护的重新认知。

2.3生命尊严的敬畏：不是“保护者”的优越感，是“共生者”

的谦卑

对生命尊严的敬畏是影片人文内核之所在。镜头下，巡山



人文艺术社科探索与创新 第 1卷第 04期 2025 年

62

队员的滚烫热血与藏羚羊的孱弱生命被赋予同等重量，并无高

低之分。日泰队长说：“羊和人一样，都有活下去的权利。”

在可可西里这片土地上，藏羚羊是真正的主人，人和羊是共生

的关系。这种认知，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彰显

了“共生者”的谦卑。

日泰队长的牺牲，更是对生命尊严的极致诠释。他临终时

未发求饶，只用最后一丝力气质问盗猎分子“你们为啥杀羊”，

这份坚毅是其守护藏羚羊的使命，是保护生态的重任，更是对

自身尊严的捍卫。影片结尾，尕玉带着记录下来的资料离开了

可可西里，他写的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促使政府成立起

了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羚羊的命运由此发生了转

变。

3 纪实美学的表达：粗糙是真，留白是疼

3.1镜头语言：不是“艺术的美化”，是“真实的还原”

摒弃华丽特效与精致构图，陆川以纪实性镜头语言为核

心，追求粗粝写实的影像质感。手持镜头的大量运用，加之自

然的晃动感与颠簸感使观众身临这片茫茫天地并沉浸其中。刘

栋陷入流沙这一场景尤为典型——从挣扎到无力，黄沙逐渐吞

没他的身体，最终只剩一顶帽子留于地面。相比悲情的渲染，

影片用长镜头客观、冷静地记录下这一过程，使得叙事更有冲

击力，更能直抵人心。

此外，影片以冷色调为主：蓝天、白雪、黄戈壁，这些独

属于荒原的意象，共同凸显出可可西里苍凉、肃穆的氛围。影

片也极少使用背景音乐，取而代之的是自然的声音：风声、雪

声、藏羚羊的嘶鸣声、队员的喘息声，这些声响既增强了代入

感，又成为叙事的有机部分，将可可西里及可可西里正在上演

的悲剧一比一还原在影像上。盗猎时的枪声与羊鸣打破寂静，

带来直击心灵的刺痛；巡山队员踏雪而行的脚步声与风声交

织，更显其孤独与坚韧。

3.2叙事结构：不是“答案”的交付，是“思考”的传递

影片的叙事结尾极具开放性，给人留下广阔的思考空间。

日泰队长牺牲后，尕玉带着资料离开了可可西里，他的报道引

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推动了自然保护区的设立。然而，影片

并未交代盗猎者的结局和明确藏羚羊的后续命运。盗猎者是否

已被绳之以法？藏羚羊是否脱离了被屠戮的困境？这些一无

所知。但影片开放性的叙事结尾暗含着我们：生态保护从没有

短暂的胜利，只有久久为功的持续抗争。即便有政府介入、保

护区落地，盗猎行为也难以即刻根除，守护藏羚羊、守护可可

西里的道路，依旧道阻且长。

4 结论

《可可西里》运用纪实的艺术手法，营造了一个充满悲壮

与力量的生态叙事空间。它用粗糙的镜头、鲜活的人、真实的

痛楚编织了起生态叙事的骨，温暖了人文精神的魂。影片讲述

的是藏羚羊的命运、巡山队员的鲜血，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自然不单是资源，人和自然本就是命运共同体，守护自然

也就是守护我们人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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